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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ings








引言





列王紀下繼續敘述以色列和猶大南北兩大王國漸漸沒落的過程。


讀者常認為：這個國家初期的繁榮應歸功于達味和所羅門這樣懂仁政的明君，而后來的世道不仁，是昏君斷送了大好江山，或者是加色丁毀滅的猶太人比達味那時候的百姓更罪大惡極。其實這是一種錯覺。讀者不要忘了我們在讀的列王紀不單是一部歷史書籍，更是一本有宗教目的和意義的教誨書。如果我們用心來讀的話，我們就會了解本書的作者並沒有用同樣嚴厲的尺度，來評斷王國的創世君主和他后來的繼承人。難道恢復了以色列的繁榮獨立，並帶來四十年和平的雅洛貝罕二世會比不上所羅門嗎？作者沒有提他是因為他的信仰不夠虔誠嗎？在列王紀上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津津樂道描寫所羅門在物質上的繁榮富貴。到了列王紀下中對雅洛貝罕的描寫只有一段。作者似乎在暗示我們，雅洛貝罕在聖城外建過一座聖殿，這一舉動將他的其它成就幾乎一筆勾銷了。　


我們從這樣的敘述中可以了解天主教誨人的方式，或者說人們對天主這種教育方式的理解。天主最初用王國的獨立和繁榮來鼓勵祂的子民，因為人無法超越歷史而生活。人們對自己生存時代的蹤影無法自知，因為我們的歸屬感限制了我們的超越性，天主並沒有指出所羅門的過錯，或是那奢華的虛榮心理。后來的作者們開始用一種批判的眼光來看過去的歷史，反思歷史的對否。而且隨著所羅門王國偉大夢想的逐漸消逝，天主呼喚子民去追求一個更加持久而且更重要的王國，那便是正義的王國。











$ 2.1 厄里亞回歸永生天主的結局，最大程度地證明了是天主給予人類生命。


厄里亞這個孤獨的先知，獨自清醒地走完了生命的旅程，遠離人們的腐敗。為此天主不想讓他像其他人一樣的死去。如同無人知其墳墓所在的梅瑟（申34:6），厄里亞也在某種程度上被賦于脫離死亡的神聖性。無論何人何物，即使死亡也不能征服“為雅威燃燒摯愛”的人。像梅瑟一樣，厄里亞的精神將永存。舊約中的這兩位先知是舊約精神的支柱，他們兩人會在耶穌顯聖容時出現。


2:1 雅威在一陣旋風中，把厄里亞提升上天： 聖經雖然說厄里亞被帶上天，但是我們不要拘泥于“往上攀升”（如耶穌的升天）這樣的視覺景象。當時的人們相信天主只在高處，可見人們對天主和自身的理解還局限在一個狹隘的概念中，所以他們希望厄里亞的消失如同“上升入天”。如今我們說天主處處都在，無處不在，我們可以仰望蒼天呼叫天主，我們也可以俯首不語和祂相親無聲。


2:12 我父呀，我父呀，以色列的戰車，以色列的駿馬：從以色列過去的歷史，可看出厄里叟的呼喊確實不假。以色列的敵人迦南有戰車和戰馬，而以色列卻裝備不足，他們便全心相信雅威，因為，雅威是他們唯一的力量，因此雅威也就成了他們的戰車和戰馬。厄里叟目睹了厄里亞消失的過程，厄里亞正是天主在以色列民眾中活生生的力量和臨在的代表。


厄里亞神奇地消失了，這一奇跡極大地鼓舞了那些期待天主光榮來臨、幫助人們尋求天國的猶太人。因此猶太人開始相信厄里亞會重返人間，來為主的降臨作準備（見德48:1；拉3:32）。參見耶穌對此點的說法（谷9:12）。


聖經對厄里亞死后之事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因此，這為耶穌的復活，以及教會對聖母瑪利亞升天的信德作了一定的鋪墊。


$ 2.19 厄里叟似乎是整部聖經中行奇蹟最多的人，但是聖經並沒因此就把他說成是一個比別人更偉大的先知。他生活在“先知之子”、也就是同時代其他的先知們中間。他們都是些貧困的人，對信仰懷著無比的狂熱，和妻兒們住在宗教團體裡。他們都幫助厄里叟去達成他的使命（見撒上19:18）。


厄里叟接受了厄里亞的精神，並繼承了他的遺志。在下面九章中會提到幾項他行的奇蹟。有些內容因有教誨信徒的目的而被誇大或歪曲了（比如四十二個男孩那一段）。


$ 4.1 厄里叟一連串的奇蹟從此開始。


在以色列所有先知中，唯有厄里叟甘願生活在貧困的人群中間，正是在這大群的窮人中，他行了一連串的奇蹟。


奇蹟總是讓我們對天主有所了解。厄里叟的奇蹟證明了天主賦于他去引導他人的力量，讓他去幫助和安慰弱者。當然這些傳說口耳相傳，難免其神話色彩，但即使神話的成份大于歷史的成份，我們還是能從這些經文中看到：純樸的人是如何發現先知們幫助和安慰他們的力量－來自天主大能。


$ 4.32 我們在這裡讀到，幾乎人類悲劇的所有因素都交織在一起：希望、快樂、死亡、不甘心自己的親生骨肉身遭死亡的悲痛的母親，和她對天主的人失望的呼喊。


厄里叟所行的復活奇蹟是非常感人的，他以口對口，眼對眼，大手握住小手這種方式，將自己的溫暖傳給了小孩，使他活了過來。這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不由使我們深思：這不正是耶穌形象的確切表現嗎？祂正是用祂親密的碰觸使得我們充滿了生命。


正如同對聖召充滿了熱情的聖帕特里克常說的：“基督在我之前，基督在我之后，基督在我左邊，基督在我右邊，基督在我之內，基督包圍著我。”


$ 4.42 我們應該將這次的增餅，和耶穌所做的兩次增餅加以比較，這些事件非常相似，但是各有不同的意義（請特別參見若6）。


$ 5.1 治癒納阿曼在厄里叟所行的奇蹟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我們在這裡很容易聯想到洗禮的儀式和意義，洗禮－滌盡我們的罪惡。


雖然納阿曼是位戰場上的豪傑，但對自己的癩病卻束手無策。他想重做一個干淨清潔的人，不再受皮膚疾病的折磨，給他希望的是以色列，在那裡奇蹟發生了。 


5:2 女僕對女主人說：事情是從納阿曼的一位婢女的話而引出的。同樣的，今日的信徒有許多用良言來鼓勵他人，並幫助他人的機會，也可以引導那些希望“被治癒”－尋找永恆真理的人前去“以色列”－走向教會。傳播福音不只是偉大宗徒的事業。耶穌在福音中（路4:27）指出，在治癒以色列的癩病人之前，應先治癒那位異鄉人。這足以證明天主是關心每一個人的，不只是那些表現虔誠的人，或教會中人。信徒的責任是幫助他人發現認識這愛。


5:10 厄里叟派人告訴他：對先知來說，大將軍並不比其他人重要。他沒有特權，也得不到私下咨詢的特別照顧。因為他連馬車都不願下，所以厄里叟也沒有出去和他打招呼。


到約旦河去清洗：納阿曼期待著使人震驚的奇蹟，比如充滿神聖力量的動作或言語。然而他的治愈只需接觸流經天主土地的河水。以色列雖是個很小的國家，但天主的財富卻藏在那裡。凡有信德的地方，就有奇蹟開花結果。


5:13 如果先知吩咐你做難事，你不是也要做嗎？人們總是期待奇蹟的出現，可是這位先知只要求人們履行他的命令。耶穌將以同樣的方式來行奇蹟（若4:46）。能不能做出非凡的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到天主對我們的要求。我們常常找不著天主的王國，因為我們忽略了做天主所要求的簡單的事，而只想成就大事。


治癒是一項恩賜。納阿曼帶來的珍貴禮物一文不值。天主是施予者，祂不索價，也不求回報。祂所要求的只不過是如果我們發現了祂慈悲的愛，能以愛來響應。


5:18 當我的國王到他的神明黎孟的神廟去時，他要由我攙扶： 現在納阿曼了解到以色列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但他不能離棄他所居住和生活的世界－一個供奉其他神明的地方。厄里叟的回答說明天主了解這種情形。天主同樣理解當今各地教會的多種困難。


創世紀和出谷紀中某些經文表現出對信其他宗教的好人之諒解，這些正是厄里叟周圍同派別的先知所寫的（創20:1-7；出18:1-20）。


納阿曼代表了身患不治之症的好人，不治之症就是一種罪。于是這樣的人到教堂去祈求健康。人們從遠方趕到教會門前，因為發現在教會中有一種潛在的生命泉源。洗禮的聖水本身並不能起作用，其效果是來自經由洗禮，我們和基督的子民－教會相融合這一事實。


$ 6.8 我們要留心這個故事，傳說已經影響了故事的準確性，但是卻可以讓我們明白厄里叟對國家命運的干預。厄里叟身負重任，必須更換使民眾犯下了背叛雅威重罪的以色列君王，就像此處所提到的阿蘭王。在這之后不久，耶曷蘭和本哈達得就遭到了謀殺。


以色列的先知既是使者，又是被天主委以救贖以色列大任的人，這救贖不只是許多人認為的靈魂升天而已，而是一個民族整體生活應肩負的責任，經由努力，人類應對自身存在的意義有進一步認識。以色列子民尚未成熟（現在的世人也一樣），唯有歷經漫長的暴力、不公、謊言的折磨，遺民才能征服一切痛苦。


6:17-18 開啟他的雙眼....讓他們瞎眼吧：這話讓我們看出那些與天主持一樣態度看待事物的人和自作聰明的人之間的差別。我們常因不相信天主的絕不背棄而優柔寡斷，不敢前進，無端浪費許多時間，受不必要的恐懼的折磨。如果我們深信天主永遠不會拋棄我們，那就會充滿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勇氣。


6:22 給他們麵餅和水：這舉動震撼我們的靈魂：對付惡只有一種方法，便是全然的善。


6:31 如果今天厄里叟的頭還留在他的肩膀上，願雅威懲罰我！ 君王的這些話告訴我們，厄里叟鼓勵人民對抗阿蘭人，這是領袖以前所不敢做的。如果以前的先知－天主的見證人敢參與政治，為什么天主現在的見證人－基督徒這么怕涉足政治？


$ 9.1達味的子孫一代接著一代地統治著猶大王國，而北部的以色列王國則是軍事政變連連不斷。厄里叟是為耶胡傅油的先知。


$ 9.30 耶胡只不過是位勇士而已。他似乎在戰場上也並不是很成功，他將國土輸給了約旦河東面的基肋阿得，但是他忠于信仰（見10:22），也忠誠地事奉雅威。人們希望他不會受到由依則貝耳所傳入的外教的影響，他也確實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


依則貝耳死了：她是一個心中無神，還謀殺雅威僕人的典型的代表（見默2:20）。


$ 11.1阿塔里雅是阿哈布和依則貝耳的女兒。阿塔里雅在兒子猶大王阿哈齊雅死后，企圖殺害所有孫兒來纂奪王位。如果這樣，就斷絕了達味的后代，雅威的承諾就不能兌現。但是約阿士神奇地逃脫了。六年后，司祭長做出一項計劃，這是在享有完全自由的公民權利的子民幫助下達成的（14、18、19節...）這些人依然忠于達味的家族。


歷史證明在很多情況之下，當政府或權威不能堅持信仰時，人民倒是能忠于信仰。在公元四世紀，雖然亞略錯誤地否認了基督的神性，羅馬帝國的許多主教還是接受了他的觀點和理論。那時教會的強權來自于皇帝，而主教們又是皇帝委派下去的，這樣的教會怎么會不黑暗？儘管當時有幾位像聖賀拉瑞和聖亞大納削那樣的主教極力維護，但后來是教友們的堅決反抗，才確保了信德的勝利。


大司祭替幼主復了位，並且希望能夠做他的幫手。于是就簽訂了一項合約，載明人民和君王都要忠于雅威的盟約。


$ 12.1 以下的六章敘述從約阿士到公元前721年這一百多年間，以色列王國（北部王國）的滅亡，以色列和猶大這兩個王國的歷史。


在猶大王國的首都耶路撒冷相繼統治的，總共只有四位君王，前兩位各坐江山四十年。


在以色列，剛開始時耶胡的幾個兒子遭受了許多挫折。到了他們的第三代，雅洛貝罕二世由于戰果輝煌，創造了一段繁榮的時期。于此同時亞述列王正不斷地四處征服天下，很快地，他的武器和力量就威脅到了以色列。


$ 14.23 雖然以色列王雅洛貝罕二世（公元前783-743）恢復了王國的偉大和繁榮，但聖經只用一段文字來描述他。


作者意在用雅洛貝罕的勝利，來表現天主對水深火熱中的子民的最后恩惠。


但是，這種富庶同時也產生了對人民的剝削。就在此時，先知歐瑟亞和亞毛斯宣佈了這樣的繁榮好景不長，因為它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之上，但是當時沒有人相信他們。雅洛貝罕一死，撒瑪利亞王國就接近滅亡了。


宗教的分裂繼續著，北方的以色列人，由于遠離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在面對外來宗教的衝擊之時，並沒有能維持住他們的信仰。


$ 17.1 這裡描述了北方王國沒落的過程。撒瑪利亞在公元前721年淪陷。撒瑪利亞的百姓被放逐到亞述王國的另一端，偏遠地區的居民被送到撒瑪利亞和當地人混居。亞述這樣做是為了分散和混合人民，以避免叛亂的發生。


從那時候起，撒瑪利亞人，或者說北方的以色列人，無論在種族上還是宗教上都已經成為一混合的民族，因此猶大王國的以色列人從來沒有對他們平等相待，總是認為自己比他們更純正，北方人則低自己一等。七百年后，也就是到了耶穌的時代，撒瑪利亞人成了人們要迴避的鄰居，因為他們比所想像的還要可疑。


這就是說從達味傳到所羅門手中偉大輝煌的王國，在所羅門死后兩百年就消失了。但猶太人依然懷抱著希望，期待著默西亞的來臨，人們希望祂將猶大和以色列重新團結起來，並且召回流落在各國的子民（見則37:15）。


$ 17.7 撒瑪利亞被亞述征服后，以色列王國就不復存在了。以色列王國是如此渺小孤立以致無法抵抗強鄰。但聖經讓我們發現這次災難的深層原因是他們背叛了雅威，他們的天主。


隨著整部聖經歷史，訓導者們一直這樣教誨著以色列百姓:天主從不背棄祂賦予使命的個人或團體。以色列是被選來事奉雅威的，既然不能克盡職責，便必須得到嚴厲的教訓。


17:12 他們事奉偶像：雖然偶像的第一種意義是肖像，但是偶像並不是基督的肖像，也不是基督的僕人－聖徒們的肖像，只有目光狹隘的信徒才會有這樣的想法。所謂的偶像是指取代唯一的天主在我們心中或日常生活中地位的一切事物。骯髒的偶像會為信奉他們的社會帶來疾病和混亂。不管這些偶像只是些小東西，或是奢侈生活的要素，還是有血有肉的人，總之對偶像的崇拜，使我們和天主遠離。


偶像對以色列來說，還有另一層意義。比起鄰近的國家來，以色列是個比較保守的小民族。偶像是周圍異族文化的象征和工具。隨著迦南和亞述人的偶像進入以色列，對性、貪婪和暴力的崇拜也隨之來臨。他們忘了自己社會本身的問題，而且失去了對正義的渴求，這原本是他們擁有的遺產。


西方發達國家也成了人們無法不崇拜的偶像，隨之而來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當每個家庭都沉浸在電視機前，虔誠地崇拜著消費社會為他們設計的廣告、色情表演和其他各種節目時，他們的精神世界就會不知不覺地癱瘓，失去了在現實中改進自我的能力。生活在如此消費主義陰影下的人們，想要建立一個公義的國家，不過是個美麗的夢想罷了。


17:15 他們追隨沒有價值的偶像，從而他們自己也變得沒有價值：耶肋米亞曾說：“他們事奉異邦之神，所以我要把他們趕到異鄉做奴隸。”（耶16:13）。參見民3:7和羅1:24。


$ 17.24 在撒瑪利亞定居下來的外邦人，由于遭遇了強權統治和艱苦的生活，內心產生了騷亂的宗教情緒：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給此地的神供奉犧牲，所以神對我們發怒﹖


作者在回答這些虔誠、卻來自純樸文化背景的異鄉人的疑問時，強調了對信德的要求：


－將天主連同其他神明一起崇拜是不行的。祂是唯一的天主，因此我們要毀棄我們為自己所立的所有神明。


－單單供奉犧牲給天主，這樣做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奉行祂的旨意。


$ 18.1 從這裡起是列王紀的最后一部份：猶大王國的歷史。撒瑪利亞的淪陷和北方王國的消失，為南方帶來了宗教革新。


18:3 希則克雅做雅威視為正當的事：這時期正值先知依撒意亞在希則克雅王身邊（公元前716-687），雖然希則克雅王的信心遠不及達味，但他已致力于喚醒人民對雅威的虔誠。


18:4 他廢棄高丘上的神壇：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猶大諸王為使耶路撒冷聖殿成為唯一禮拜場所所做的努力。許多鄉間的聖所朝拜雅威的方式常和異教儀式相混。希則克雅啟用水準較高的司祭和肋未人來維持信仰的純潔，突顯了耶路撒冷聖殿的獨特性，促進了宗教改革。


關于希則克雅毀滅的銅蛇，見戶21:4。


事實上，撒瑪利亞末年有許多司祭逃到南方。其中有些人維持了對雅威信仰的純潔性。他們帶來許多聖典，且保存了梅瑟和以色列過去的許多傳統。這貢獻對聖經寫作和一百年后約史雅的改革（列下22）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公元前701年，散乃黑黎布攻陷耶路撒冷，希則克雅付出極高的代價，才將他趕走。


從18:7 一直到19章末，我們讀到了耶路撒冷神奇解放的故事。事實上，這是從兩次亞述人的入侵中得到解放的兩個故事。


$ 18.13 公元前701年亞述王從拉基士派將軍要希則克雅投降，落得空手而返，沒能完成使命。這故事始于18:17-19，終于19:36-37。


19:10-35記載了公元前690年另一次的干預。這次雅威的天使出來，在亞述營地擊殺了十八萬五千人。著名的非猶太史學家希羅多德，將這次軍隊的突然滅亡解釋為瘟疫傳染所致。是的，聽起來傳染病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件！但聖經作者用這事件來寫雅威的援助，當聖城將要淪陷，而天主的許諾也看似將不靈之時，老鼠開始散佈致命的病毒，自然聖經作者將此視為天主的大舉。如同依撒意亞所預言的，耶路撒冷獲得了解放。


這兩章的文字幾乎和依36-37兩章的內容完全一致。我們在此只強調第一次解放，在依37章，我們再詳述第二次解放的故事。


18:31 與我和談，向我投降吧！ 亞述王和解的條件是以色列子民必須被放逐，散居他鄉異國。這對猶太人來說，無異是喪失了民族和宗教生活。這也意味著達味的子孫喪失了權力，據當時人的想法，就是雅威被征服者的神祇打敗。這就是為什么天主必須有所作為了。


事件示意我們要全心相信天主的幫助。一旦天主決定有所行動，只要我們堅信祂，天主決不會令人失望。因此耶路撒冷能一反尋常地，完整地保留下來。這就有如一位領袖太誠實了，人民反想拋棄他，但是他卻能安然無恙。或者如雖然因信仰遭到朋友嘲弄的學生，依然能站穩立場一樣。也好比在一個沒有道德的文化中，還能保持純潔的青年。又好比表面上似乎被政治力量打敗，信徒人數大減的教會，實際上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 21.1 天主子民的悲劇不斷上演。繼希則克雅及其改革后，他兒子默納舍採取了相反態度。默納舍是一個無信仰的國王，更有甚者，他公開提倡偶像崇拜，迫害雅威子民，好比一百年以前依則貝耳所做的一般，希則克雅的改革在達味子孫心中所種下的希望很快就泯滅了。　


默納舍的政權持續四十五年，在這期間，信徒和先知都須保持沉默或隱藏起來。由于背叛雅威盟約的情形非常嚴重，在默納舍死后，先知們把耶路撒冷淪陷的責任全歸在他身上。


$ 22.1  約史雅緊隨他祖先達味的腳步：猶大王國末年，一位“像達味”一樣的君王決心獻身于宗教改革和雅威的盟約，並要收復先祖領土。


在暴君死去后不久，信德慢慢地在民眾內心甦醒過來。公元前622年，《法律書》的突然發現震撼了這個王國的精神世界。


22:8 我在雅威聖殿發現了法律書：聖典在先前的幾個王國，不是遭到遺忘，就是被藏了起來。這裡所發現的主要是《創世紀》的大部分和《出谷紀》以及《申命紀》。最后一書應歸功于肋未人和撒瑪利亞淪陷時從北方來的司祭。《法律書》堅決地表明要忠于盟約，毫不猶豫地指出這是一項攸關天主子民生死的大事。


我們可以看出聖言所造成的影響。從那時候起，約史雅（時年26歲）就根據法律書的要求，努力于改變自己和子民的生活。他逐漸意識到：雅威的保護是子民免于強權欺侮的唯一辦法。這裡描述了所有必須被毀滅的東西，讓我們了解到，在默納舍的時代，外來宗教的影響幾乎遍及了一切事物。


$ 23.15 約史雅在亞述王國衰微之際，利用了這一個大好時機，收復了在百年前成為亞述王國的一個省份的以色列北部的部分土地。


他毀滅了在那片土地上的所有違反雅威要求的廟堂、偶像和禮拜儀式。


有好些年，先知們認為雅威要全然毀滅以色列的預言不會實現。他們甚至從二度征服中依稀看出救主將統一猶大和以色列，使之成為一個遵守共同盟約的民族，卻不知這只是一個希望而已（耶31:31）。


$ 23.28 約史雅，這位提倡改革的君王，因為政治緣故而受害身亡。幾百年來，以色列一直是生活在埃及和亞述的夾縫中。亞述是當時最野蠻、最殘忍的國家。在巴比倫開始削減亞述的力量時，法老由于擔心巴比倫這個新強權的力量，所以暫時忘記舊時的仇恨，想要幫助衰弱的亞述。


但是約史雅不願意讓這種事發生，因為猶太人的內心渴望著這個“殘暴的國家”滅亡（見納鴻的預言）。


天主怎么會讓這位改革的君王約史雅遭受死亡呢？本書的作者對于這件事保持緘默，使得猶太人的心中深感不解。


過了許久之后，他們才想到要以約史雅所犯的一個錯誤，來說明他悲劇性的結局是有其來由的（編下35:21）。他的死亡也部分地啟發了匝12:10的偉大預言，而且在聖經中，默基多這個名字，也就成為詛咒的象征（默16:16）。


$ 24.8 猶大王國的滅亡，可分成兩個階段：


－公元前598年，約雅金剛死，他的兒子耶苛尼雅在圍城之際投降了。第一批精英份子被放逐到巴比倫。加色丁人（巴比倫人）強迫漆德克雅為王。　


－公元前587年，漆德克雅反抗前來毀滅耶路撒冷和聖殿的加色丁人，被二度放逐至巴比倫。


聖經認為，這次的毀滅，就像是撒瑪利亞的毀滅一樣，本來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天主始終是忠于盟約的，但是人民的罪惡實在深重，而且又一再地背叛天主。即使到了最后的時刻，如果漆德克雅能夠聽從先知耶肋米亞的警告，事情也不致于如此（耶38）。　


但是，出乎人的意料的是，猶大王國在滅亡了六十年之后，又從灰燼中復興了起來。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看到，一些偉大的王國都是一去不復返的，赫特人、亞述人、加色丁人莫不是如此。現在，我們只能夠在博物館內找到他們的雕像，有關于他們的記錄則是在被人完全遺忘了三千年之后，才被發現的。


但是猶太人民卻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上。他們受了試煉的淨化和先知們的鼓勵，重新和他們的天主建立了一項更為真實，更加深入的新的盟約。他們將會在耶苛尼雅的后代，耶穌的祖先...則魯巴貝耳的帶領之下，重返故土。





